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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是古代皇权体制下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一方面作为 “天潢贵胄”拥有无
可比拟的荣耀，另一方面却又是皇权下的产物，并为政治因素所塑造。金代宗室作为
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统治者，除具有历代宗室群体的特征之外，还有着不同于中原王
朝宗室的民族属性和文化选择，具有不同于一般的历史研究价值。但是令人遗憾的
是，金代宗室这样一个重要而显而易见的历史群体，却没有得到以往研究者应有的重
视。李玉君新著《金代宗室研究》(科学出版社，2016 年)可以说一定程度上弥了
这个遗憾，该书用多样的视角，以翔实的史料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多元交融的金代宗室
群体。
该书共计 37 万字，除绪论外，凡 7 章，文后并附录有 《金代宗室谱系图》 《补
〈金史·宗室表〉一览表》等内容。经反复阅读后，窃以为有以下诸端值得推介。
首先便是书中钩稽史沉，披沙沥金，提出一些颇具识见的新观点。譬如，此前学
界普遍认为婆卢火是徒单氏，而非宗室完颜婆卢火，而作者却提出，金代至少存在有
5 个婆卢火，其中包括宗室完颜婆卢火。此外，书中对金代“郎君”的考证也颇具新
意，之前由于受《三朝北盟会编》等文献记载的女真 “宗室皆谓之郎君”等说法的
误导，学界多认为金朝“郎君”是对金代“宗室” “皇族” “金朝完颜氏男性皇族”
的称呼，书中提出，金朝“郎君”含义有二:一是人们对一些宗室及非宗室贵族青
年男子的称呼;二是指在尚书省、亲王府任职的从事护卫、稽查案牍、管理纸笔及听
从尚书省和亲王府随时差遣之事的官员和小吏。
其次是该书全面系统，视角多样。举凡宗室界定、管理机构、教育科举、政治贡
献、经济生活、婚姻关系、社会地位、法律思想诸方面，无不在作者考察范围之内。
书中重点界定了宗室范围，认为金代宗室是指始祖函普及其两兄弟的后裔;探讨了金
代宗室成员的入仕途径及其特权;考察其生活状况和生活方式、婚姻特点、文化教
育、法律思想和文化认同，等等。作者对金代宗室管理机构大宗正府的机构设置、具
92 中国史研究动态 2018 年第 2 期
体执掌和选拔任职等议题的研究，抑或尚属学界之首见。作者认为金代大宗正府设置
于金天会十三年，直到大定元年才设同签大宗正事一职。作者还根据 《金史》等正
史史料及笔记、文集、县志等，考证出金代 80 余位未被列入宗室表的宗室成员姓名，
对金代宗室谱系及《金史·宗室表》进行了补正。
再次是方法多样，分析透彻也是本书的一大优点。吴承明倡导 “史无定法”，本
书极力通过微观考证与宏观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努力突破以往人物研究中个案的、静
态的、分隔的分析方法，书中既有对普通宗室成员的个案考察，又有对公主、后妃等
特殊成员的群体性研究，把其中的一般性规律和特殊性事件作历史性串联，进行宏观系
统的考量与评判。另外，书中还针对具体问题列有 10 余个图、表，这些图、表绝大多
数是作者精心收集各种史料所列，准确的数据统计，对于现代史学而言，是最具普遍性
和代表性，同时也是最具说明力的实证。虽囿于金代史料的匮乏，还能够对金代宗室进
行科学的数据统计，这无疑凝聚了作者大量的艰辛劳动。
最后是坚持民族平等观，客观评价金代宗室的历史地位使得该书得到完美升华。
书中强调金王朝也自称 “中国”，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的共同体，汉人建立的宋王
朝是中国的一部分，女真人建立的金朝也是中国的一部分。书中整理了宗室成员在文
学、史学、艺术等方面取得的成绩，认为金代宗室成员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远比人
们想象的水平要高。书中还考察了金代宗室的法律治国思想，指出金代刑法表现出儒
家“宽仁”的治国思想，体现出金代法制变革中对中原汉法的文化认同。当然，作
者在呈现金代宗室贡献的同时，也认识到了其所带来的社会消极影响。
当然，本书也有一些值得提升的地方。宗室绝非是自然的宗族组织，它是古代皇
权专制政体的延伸，金代宗室模式在继承中原王朝宗室制度的基础之上，有没有展现
出北族王朝的民族印记，这也是值得思考的地方。同时，与同时代这一议题的相关研
究成果观察，美国学者贾志扬《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赵冬梅译，江苏人民出
版社，2005 年)、何兆泉 《两宋宗室研究———以制度考察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
社，2016 年)等置诸同一平台阅读，即可发现，女真金朝帝国属性的内观与外窥、
自我文化本位的历史映像，以及女真宗室贵族在汉化过程中的 “揽镜自窥”、自我认
同与汉族儒士的“他镜窥我”叙事，这其中的区隔与 “被书写”的历程，还未曾得
到更深入而多元的抉发。最后，虽然作者已经在网罗史料方面下了极大的功力，但仍
有一些零星的史料，尤其是石刻碑记材料尚有开发的余地。当然，这些问题对于一部
相当成功的作品，只是白璧微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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